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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双抢应该是时代的产物，并非望江独有，所以我说
它是个时代名词。不过我认为它本质上是个动词，它让
乡村鸡犬不宁。望江作为鱼米之乡，较之其他地方特别
大山区大圩区至少要增色三分。

其实双抢并非抢收抢插，它还包括抢管抢晒。那样
一个“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季节，什么都要抢，连吃饭
睡觉都可以用抢字来形容，记得母亲叮嘱几个哥哥：“抢
着困一下。”（家乡话，睡觉叫困醒），一切都必须抢在立
秋前完成。

先是抢收。天气酷热，农家人要抢早──这也是一
抢。趁太阳升起之前，便下田割稻，以便正中午能躲在
树阴下休息一会。除了还未入学的小孩，几乎每家都全
员出动，手拿镰刀，头戴草帽。头顶上有星星，脚底下
有露水，周围有虫鸣，整个田野一片“嚓嚓”声。要防
蛇咬，所以有的穿了胶靴，但胶靴闷热，很快裤子被露
水打湿，手和脸也被稻禾割出血印子。但没人管这些，
大家一个目标，赶在太阳火辣前把某块田里的稻子放倒。

割了的稻禾要脱粒。早饭后，大人们便把打谷机抬到
田里。集体那会，我记得是用禾戽，禾戽较大，四名蛮劳力
一人站住一角，一起“嘭嘭”摔打稻禾。责任田到户时，大
家都用禾桶，或者人力打谷机。后来也用上了小型脱粒
机。整个上午，田畈中到处都是打谷机的声音，那声音很
清脆，但没心情听。每隔一段时间，打谷机需要往前移，以
便就近脱粒。与此同时还要把桶内机内打下来的稻谷挑
到稻场上去晾晒。这些活计，我家基本都是老二老三承
担，我挑不动，太小，父亲不准，生怕伤了我。但我记得那
打谷机拖动后留下来的两条深深的沟槽，沟槽上很快就有
了水，水中便有了小青蛙，蹦蹦跳跳。

慢慢太阳当顶了，人人汗流浃背。田野里没有树阴，
只有喝一口出门时带来的粗茶解解乏，用搭在脖子上的老
布毛巾擦擦汗，稍稍抬抬头，偶有一阵风吹来，就算是滚烫
的风也是惬意的，父老乡亲总是笑着说“好风”！

脱粒完毕，要快速清理战场，稻谷挑走，稻草也必须及
时拉走。早稻草一般不做柴火，因为早稻很少打农药，它
是每家每户的耕牛天寒地冻时的口粮。大人们一般在傍
晚时分把稻草一束束锁好，二哥三哥手拿一把稻草，左手
小头，右手大头，旋转后弯腰就着一小扑稻草，一百八十度
旋转后，不知怎么的，潇洒往外一抛，那草就莫名其妙被锁
成一束，像个小人稳妥妥地站在田中。一般一大块田的草
他们两人半小时便锁定。我不会锁，我就在这时把锁好的
草拖到田坝上。田里要连夜放水，需要水养一晚上，明天
开始犁田耙田。

那时条件好的一户一条牛，条件不好的两户三户共一
条，他们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中午不用牛这是铁
律。犁田耙田是脏活累活也是技术活。我耙过一次田，那
田不大，几分亩，但耙着耙着，那低矮的地方，越耙越矮，成
了个小水凼，高出的地方越耙越高，成了小土堆。由于用
力不均匀，耙的尾巴被我耙断了。父亲大发雷霆，我不仅
耽误了农时，还要花钱买耙尾巴。

田耙好后就要栽插了。这个时候，每家每户都要打打
牙祭，大家太辛苦太累。一大海碗鱼一大海碗肉，讲究的
有条件的人家实际上时时熬些白糖绿豆茶带到田埂地头，
为个顶个的劳力们清凉解乏。在现代人看来，这几乎算不
得什么，但那时，脱了几层皮的父老乡亲擦着汗，扇着芭蕉
扇却快活似神仙。我突然想起布袋和尚当年与农夫一块
插田时写下的那首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
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插田真就是退步
向前，如同低头见青天，妥妥的禅意哲思。

双抢时节，三伏时分，最盼的是下一场雨，求个凉
爽，但同时最怕的也是下雨。那时父老乡亲们大多时候
是抬头看天低头做事，但那抬头的经验常常不灵。看到
远天一片乌云翻滚，立即从田里拔起双脚往稻场赶，因
为那里晒着刚打下来的稻谷，一顿忙碌，乌云却飘走
了，“鬼天气！”一阵破口大骂后，悻悻然又把稻谷铺
开。有时一阵迅猛的大暴雨劈头盖脸，大家反应不过
来，一阵狂跑后，衣服还是被淋湿了，于是干脆不跑，
让雨淋个痛快。夏天的雨像小孩子哭闹，很快就过去，
太阳又是当空火辣，那淋湿的衣服很快就干了，男女老
少很快又到了田间地头。

双抢时节，不仅要忙田里，地里也要忙，棉花地里
不时要去打农药，一会都耽误不得，几乎就是虫口夺
棉。打农药一般在早饭后，因为那时露水已干，温度上
来了但不是最高，灭虫效果最佳，否则温度太高人容易
中毒。

其实，双抢远非这些，它还包括挑稻草、买化肥、
扯秧、撒肥、除草、扬谷等等，每一件都要精打细算，
掰着时辰过日子。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双抢的子项。
但这些子项中的每一项都会让父老乡亲们“黄汗淌，黑
汗流”，这其间饱含着他们无穷的艰辛。

时代名词：双抢

昨夜下过一阵细雨，清晨太阳从
山后探出头来，一缕橘黄的光线温柔
地抚摸丛林万物，大地水雾蒸腾，整
个森林如梦如幻。

一排排整齐笔挺的杉木树干上
附生的铁皮石斛，一朵朵嫩黄的花儿
正睁开惺忪的睡眼，脸上露出一丝娇
羞的沱红，煞是喜人。

晓菲正拿着自拍杆进行直播，脸
上洋溢着比花儿还灿烂的笑容。不
远处，几名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采摘
花朵。这些比兰花还漂亮的花儿叫
石斛花，药用价值不菲。另一头，晓
菲的母亲正紧盯手机，生怕错过一句
话和一个画面。她以前看过女儿发
过来的石斛花照片，但这么一大片花
儿集中盛放还是头一回，眼角不自觉
闪出了泪花。她知道女儿这一路走
来有多么不容易。

她晓得搞农业的艰辛，她和丈夫
一直在农村种水稻和蔬菜，虽然现在
用上了现代化设备，农忙时节也雇几
个帮工，但平日里夫妻俩还是非常繁
忙和辛苦。

晓菲打小就在地里摸爬滚打长
大，五岁拿着小锄头在地里种青菜挖
番薯，七岁就跟着夫妻俩下田，第一
次学着往后倒走插秧，整个人摔到田
里，抹干脸上的泥巴还要继续干。骨
子里那种不服输的犟劲真像她的老
子。刚开始，她还蛮高兴，觉得女儿跟
土地亲是个好事。可是慢慢有了一丝
担忧，上小学之后晓菲还是喜欢往田
间地头跑，老爱抛出各种问题，很多时
候夫妻俩也答不上来。

农村有句老话“三岁看小，七岁
看老”，她怕女儿以后也会重复他们
这样风吹日晒、土里刨食的辛苦日
子。她把自己的担忧跟丈夫说了，丈
夫却说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从
小吃点苦是好事。她就懒得跟丈夫
争辩，只能额外给女儿布置课外作
业，效果还是明显的，女儿后来就很
少去田间地头，但经常要求她购买农

业、植物类的科普书籍。
本来以为这样就相安无事了，没

想到高三那年填报志愿母女俩有了
严重分歧。女儿第一志愿竟然要报
考农林大学的农学专业。她强烈反
对，她咨询过老师，以女儿的成绩完
全可以报考其他更好的大学更热门
的专业。最终母女俩各退一步，女儿
可以报考农林大学，但要读财经专
业，可以选修农学。

大学毕业后，她叫女儿考公，女
儿却想回乡当村干部，她又一次跟女
儿闹掰。她觉得女儿读完重点大学，
现在又回到农村，那还辛苦读那么多
书干啥？女儿也有一大堆道理，说现
在国家大搞乡村振兴，鼓励大学生、
年轻人回乡创业，母亲还是老观念，
如果大家都这样想，那农村怎么发
展，以后都变成“老年村”“空心村”
了。这个道理她懂，这些年她看着村
里的老人一个个上了年纪，一个个走
了，除了逢年过节，年轻人和小孩都
看不到几个，村子死气沉沉，她也很
彷徨和失落。

可是女儿如果留在村里，会不
会跟老陈的儿子一样，即使当了村
支书，工资也少得可怜，还没外面
打工强。

女儿又给她科普，说现在国家大
力扶持农业，提倡规模化、智慧化、农
场化生产经营，发展前景光明。又给
她看了手机里存的智慧种植的照片，
什么智能大棚、无人机播种喷药等
等，她听都没听过。在女儿的说服
下，两个月后夫妻俩通过农业贷承包
了村里的三十亩稻田，建了十亩蔬菜
大棚，第二年稻米和蔬菜就卖到市里
的大型超市和高端酒店，这是她以前
想都不敢想的。

但女儿的志向远不止这些，有段
时间她陪着几个人带着仪器老是往
山上跑。直到一个月后，她才高兴地
说，经过省林科院的专家监测和评
估，这边的气候和土壤很适合发展林

下经济，具体来说就是杉木林里非常
适合种植铁皮石斛和黄精。她第一
次听到这两个新鲜的名词，土里可以
种“石壶”“黄金”，觉得很不靠谱。经
过女儿的耐心解释和看了实物照片，
她才知道这是两种价值很高的药材，
市面上供不应求。

后来，女儿跟村支书商量后成立
了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的100亩山
林，跟省林科院合作种植铁皮石斛和
黄精。女儿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山
上，每天早出晚归，指导村民种植，记
录草药生长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跟专
家沟通，原先白净的脸膛变得黝黑，身
材也走了形，跟农民没啥两样，她有点
后悔了，不说搭进去多少钱，照这样子
以后找个称心的女婿都难。

女儿每次都说不急，缘分来了自
然水到渠成。

一年多过去了，这几天终于熬到
铁皮石斛花开，今天女儿忙着直播和
科普，这些花采摘下来烘干就能卖上
好价钱。铁皮石斛和黄精的茎块三
四年才能采收，还需要耐心守护。本
来她也想去帮忙的，可是前段时间干
农活摔伤了腿，需要休养。

在女儿的身边，她经常能看到村
支书的身影。她是看着这小伙长大
的，老实肯干，黝黑壮实，比儿女大三
岁，有没可能凑成一对？

她觉得自己想多了，女儿现在真
的长大了，有主见了，她也该放手了。

石斛花儿开
孙邦建

在大清，海东青是吉林“打牲乌拉”最重要的贡品。
海东青只比喜鹊大些，却制得金雕，捕得岩羊。九台老满
洲有许多鹰户，专门驯养海东青，打牲乌拉总管每年得选
一只最好的进贡皇上。良俊难得，途中又易出事，进贡海
东青是天大的事。

这年立秋，各处鹰户依例集到总管衙门，一个一个将驯
养的海东青送交登记备案，然后，在大校场放鹰，优中取优。

放鹰最是热闹。可就这一年呼叫阵阵，却看不出高等品
种，有的飞不到目力之外，有的下冲不敢贴地。总管郁郁不
乐时，轮到九台鹰户乌嫩。

乌嫩将海东青献上，总管一看，大惊失色，竟是纯白毛
色。啊——白玉爪！细翻翎毛，果然是真，未经涂染。拿鸡
毛掸子扫过鹰眼，一眨不眨，再看脚爪，洁白如玉，磨过的钢
刺一般尖锐。

总管下令放鹰。乌嫩摘下鹰眼罩，一声忽哨，那鸟儿蹬
伸亮翅，只一眨眼，已没入蓝天，不见影点。乌嫩一声忽哨，
那海东青白玉爪打闪一般刺眼，一头扎向黄草茎，官兵牲丁
吓得呆木。草尖一触，那鸟儿身翻车轮，站回乌嫩臂上。众
人吐舌抹汗，总管大喜。

天已大冷，号角呜呜，旌旗招摇，进贡马队出城赴京。
就怕意外，总管派的是精壮卫队。白羽海东青静如石雕

立于乌嫩臂上，一只爪扣了铜环，链子在手套上。
走出五百里，到霍林河边，正准备打尖。忽有一彪骑者

呐喊杀来。卫兵虽有防备，可是，来人箭法精熟，马速极快。
这明情是劫鹰的。

乌嫩解开爪扣，一声忽哨，将海东青放飞。一箭上
天，海东青一个云里翻，落下几根尾翎。又一箭跟上，海
东青已没云中。

一阵拼杀，乌嫩等人悉数战死，只一个卫兵逃出。
逃回的卫兵报告总管，总管大叫跌倒：“天杀我也！”
贡品已经画档报京，现在，这这这——这罪过，打牲部的

一年吃食钱帛，罚没了呀！
这天，报告九台边屯有一旗丁请见。总管哪来心思理

事，一挥手“不见！”
“那人说是白玉爪的事。”
“白玉爪——请请请，快请！”
来人跪拜，说：“边屯的老鹰户忽林爷爷，他有法子找回

白玉爪。我是代他请命。”
总管打马飞奔九台边屯。
炕头躺个老者，盖好几层狍皮。

“您老——能找回那海东青？”
“能！”
“看您是生着病，又是这样年纪——”
“丢了鹰，不种地的打牲人，吃树叶子？闺女媳妇，咋扎花

过年？驯这生灵的乌嫩，是我徒儿。备车，拉我走，能找回。”
无计可施，只得一试。
护卫伺候着，忽林老人围一身狐皮，大车坐上，向南而行。
老人问：“怎的南行？”

“白玉爪是在南方霍林河丢的。”
老忽林道：“南行五百里，我得死在路上。北走！上库叶山。”
咦——南边丢的，怎向北找？护卫顶不过老人，只能依他。
北走百里进得库叶山。库叶山林深树密，虽说是冬天，

满山青松也是阴阴郁郁。
忽林已经冻僵。他要拿来鹰链、鹰扣、手套，又要一壶烈

酒。老人喝下一壶，怀中摸出骨哨，呜呜咽咽，吹了一阵。老
人脸色苍白，胸膛起伏：“酒——”

又下一壶，老人缓缓气，令车上山顶，呜呜呜呜，吹出《思
乡调》。蔚蓝天宇一个白点，渐看渐大，如片白云飘在空中。
嗨——竟然真是白色海东青。

众人心喜得疯狂。可这当口老人骨哨收怀。众人嚷道：
“快快将它招下，扣上爪扣！”

老人不语，掏出块鸭肉，让人穿箭镞尖上，射向天空。那
鸟儿跌落而下，衔接了肉，爪一推，肉箭两分，鸟儿无影无踪。

护卫刀背击辕：“这这这，你你你，怎么让它跑了！”
忽林老人说：“驯这精灵的不是我，是乌嫩。我唤不下

它。回家，回边屯。要快！”
护卫无奈，只能任由老忽林。
总管得知大怒，策马到忽林家，要问他个究竟。
忽林老人挪动挪动，没能下炕行礼。
总管问：“我说老忽林，你是老鹰手，可不能说诳话，

海东青——”
老人喘息：“抬我出屋，那生灵，该是回来了。”
快！快！
老人推开棉被狍皮，脱下棉祅。
你这干啥？
老人从被炕格下抽出件秋衣，哆嗦着穿上。
你这干啥？

“这是乌嫩的衣裳。鸟儿认得。”
这得冻坏人！穿皮的棉的呀！

“乌嫩留下的，只这一件。”
依老人吩咐，将他抬屯外山顶开阔地上，将雪埋了下半

个身子，众人远远看着。
老人掏出骨哨，呜呜呜呜，吹了小半个时辰，云端一

只白色鸟儿渐渐变大。老人又让人射出鸭子肉，那海东青
又接了吃掉。

忽林老人换根骨哨，吹出《爷娘曲》。那精灵打云间落
下，稳稳停在老忽林的手套上，老人手指暗中一动，锁了
爪扣。

有粮吃啦——有年过了——人人高叫，人人狂跳。
总管问：“因何不在库叶山捉了这鸟儿？”

“在，在库叶山，这生灵已认得哨声，认得边屯鸭肉，但它
见我眼生。若是硬唤它下来，它将永远不与我相通。我们回
家，它是一路跟随，只是它在云里，人看不见。到了屯子，它
认出养过它的地方，认出乌嫩衣裳，才肯下来。”

“海东青明明是丢在南五百里的霍林河，你怎知它在北
面的库叶山？”

“这生灵，是乌嫩，从库叶山捕得的，失了主人，它只能，
回原来老山，不能，停在，南方。”

正三品总管对老忽林跪拜行礼，可是，炕上那老头儿却
全无表情。

老人举着手臂，白色海东青雄赳赳立着，目光如电，傲视
天地。

总管从老人手臂上取下海东青，那手臂仍静止不动。一
摸，脉息已无。

鹰 手
张 港

家中药柜里备的那盒舒肝丸，总散
放着淡淡的草药香，朴实的包装上印着
成分、性状、功能主治、规格、用法用量、
不良反应、禁忌等几行说明文字，看似
寻常，却藏着人生的诸多况味。

舒肝丸，顾名思义，是用来疏肝
和胃、理气止痛的。中医认为，肝主
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与胆相表
里，主要生理功能之一则是主疏泄。
倘若情志不畅，肝气郁结，就会生出
诸多毛病，致使身体不适。这让我想
起人生，我们在尘世为过好日子奔
波，难免会遭遇不顺心之事。工作中
的压力、生活里的琐碎、人际交往的
摩擦，犹如一团团乱麻，积压在心底，
日久天长，心中的“气”就会淤堵，似
是肝气郁结，情绪异常，神经紊乱。

初闻舒肝丸，觉得它不过乃一个
治病的中成药而已，但细细琢磨，它
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隐喻？当我们
被负面情绪裹挟，内心烦躁、焦虑、抑

郁时，不正需要“舒肝”吗？就像舒肝
丸通过其成分的协同作用，化解肝气
的郁结，我们也得学会寻找适合自己
的方式，解开心中的“疙瘩”。有人选
择与亲人、挚友倾诉，将心中的苦闷
一吐为快，话语似是潺潺流水，冲走
心中的结，驱散胸中的阴霾；有人投
身大自然，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万物的
宁静与生机，让心灵得以治愈；也有
人沉浸在书籍、音乐、绘画之中，在艺
术的世界里忘却尘世的喧嚣，觅得内
心的安宁。

舒肝丸的服用，讲究的是时机与剂
量。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面对生活
的坎，我们既不能操之过急，亦不能拖
延逃避。当逾越之时，则果断行动，如
同按时按量服用舒肝丸，循序渐进地消
除身体不适；不当冲动时，得懂得沉淀，
等待合适的时机，就像药在体内慢慢地
发挥作用，静待身体机能恢复平衡。

看着舒肝丸，还会想到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肝气不舒，影响的不只是
肝脏，还会波及其他脏腑。生活中，
我们的情绪和行为也会对身边的人
产生影响。负面情绪就像传染病病
毒，会传染给他人，让身边的氛围变
得压抑；而良好的心态，乐观向上的
正面情绪，却能如春风般温暖他人。
宛如舒肝丸调和肝气，让身体各部分
协调运转，我们也要学会调整心态，
跟身边的人和睦相处，构建美好的人
际关系。

一颗舒肝丸虽仅9克重，却蕴含
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它提醒着我们，
关注内心的情绪，及时消散负面情
绪；懂得把握生活的节奏，从容不迫
地前行；更得明白，我们与他人紧密
相连，需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一
切。在人生之路上，愿我们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 “舒肝丸”，驱散心中的
阴霾，收获内心的舒畅与宁静。内心
宁静，方可致远。

舒肝丸里的人生
石 颢

春和景明 李昊天 摄


